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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种生命的光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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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读蔡崇达《皮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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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的选择困难症

■征稿启事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图片故事———以有趣的照片

为由头，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
事。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 也可以
是昨天的故事 （每篇1至4张照片
均可， 800字左右， 请注明您的
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—以真实的工友
间发生的事情， 表达工人阶级的
互助情感 （每篇800字左右， 要
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—以照片为由
头 ，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
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 800字左右，
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—讲出您青年时

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 每篇 500
字左右 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。

家庭相册———以家庭照片的
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（每
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 您和
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 如果有， 那就用笔写下来， 给我们投稿吧。

■图片故事

□□陈陈罡罡元元 文文//图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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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子之手
父亲摔断腿住院， 同样大病

未愈的姑姑， 迈着趔趄的步伐缓
缓挪动， 非要去医院探望父亲。

年过七旬的姑父， 小心翼翼
地拉着姑姑的手， 像极了大人牵
着小孩的模样， 一边走还一边叫
姑姑： “机秀， 小心车； 机秀，
小心前面地上的石头； 机秀， 小
心台阶； 机秀， 你走得累不累，
要不要背你走……”

从公交车上下来， 一位认识
姑父的熟人， 拉着姑父闲聊了几
句， 我搀扶着姑姑继续往前走。
才刚走出十余米， 姑父立马跑上
来叫住姑姑说： “机秀， 你咋不
等我一起走的？ 万一走丢了可怎
么办？”

我知道姑父一向喜欢开玩

笑， 便笑着问他： “姑父， 如果
姑姑真走丢了， 您怎么办？” 姑
父一本正经地说： “如果你姑姑
真走丢了 ， 我就不吃饭 、 不睡
觉， 没日没夜疯了般地寻， 疯了
般地找， 直到找到为止。 不过，
我是不会给她机会走丢的！” 说
完， 姑父嘿嘿地笑着， 像个刚恋
爱的小伙子， 把姑姑的手拽得更
紧， 一刻也不愿松开。

年轻时的姑父， 既高大又帅
气， 从部队转业后， 便当上了村
干部。 那时， 姑父对姑姑不是训
便是骂， 有时甚至拳脚相加。 姑
姑的兄弟姐妹还劝姑姑离婚算
了， 与其这样跟着姑父受气， 还
不如早早跳出火坑， 断了往来。

随着时间流逝， 表哥、 表姐

们渐渐长大， 姑父对姑姑也慢慢
转变了态度， 由当初的不疼爱，
到如今小心翼翼地呵护有加。 姑
姑的身体每况愈下， 有时病情严
重发烧时， 大小便失禁， 都是姑
父帮姑姑换洗， 寒来暑往， 从不
间断。

当刺骨的溪水漫过姑父的手
臂， 姑父一边捶洗姑姑的衣服，

一边落泪。 姑父是多么害怕， 害
怕姑姑有一天突然撒手离他而
去。 姑父说， 幸好他家门前有条
小溪， 要不然一天要帮姑姑洗好
几次衣服， 姑姑又离不开人， 他
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

虽然姑父的手被冰冷的水冻
得肿起像馍馍一样大， 姑父对姑
姑却从未有过怨言。 在姑姑生病

的几年里，姑父寸步不离。
我劝慰姑姑、 姑父说： “年

纪大了， 农活就别干了， 也不要
太省， 想吃什么就买来吃！” 姑
姑立即在一旁接话说： “我动不
了， 都是你姑父在做， 我不给他
添麻烦就算不错了！ 哎！” 说着，
姑姑触及了伤心处， 情不自禁地
用袖口抹起了眼泪。

姑父见姑姑伤心， 立马出来
打圆场笑着说： “吃了， 想吃什
么都买了， 农活也很少做， 我要
抽时间陪你姑姑呀 ！” 说到这 ，
姑父突然跨出房间， 背着姑姑泪
如泉涌地跟我说： “我现在什么
都不求 ， 只求你姑姑能多活几
年， 好好珍惜这晚年的每一天。
俗话说 ， 少年夫妻老来伴 。 老
了， 有个伴， 闲聊几句说说话，
我就已经很知足了……”

夕阳西下， 姑父左手提着吃
的 ， 右手牵着刚打完点滴的姑
姑， 似初恋情人般， 恩恩爱爱地
慢慢朝前走着……在目送姑姑与
姑父渐行渐远的背影中， 我的眼
眶湿润， 泪在不经意间滑落。

母亲老了， 近些年得了一
种 “病” ———选择困难症。

比如说母亲出门前 ， 会
在衣柜前犹豫好久， 因为她不
知道要穿哪件衣服 ； 在做饭
时 ， 她也发愁不知道做啥饭 ；
出行时， 是骑电动车还是开小
车？ ……一点小事对她来说都
是艰难的选择。

之前 ， 母亲可不是这样
的 。 1978年母亲嫁给了父亲 。
刚过门时 ， 我三叔还在读小
学 ， 二姑还在读中学 。 当时 ，
温饱虽然解决了， 但手头还不
宽 裕 ， 日 子 依 然 紧 巴 巴 的 。
1981年， 我出生了， 母亲没有
奶水， 整个月子仅喝过半只鸡
熬的汤， 肉给了哭闹的三叔和
二姑吃了。 没奶水， 我饿得整
天哇哇大哭。 没办法， 只好借
钱去给我买奶粉。 那时， 母亲
结婚时的的确良衣服一穿就是
多年， 穿烂了， 缝缝补补继续
穿； 吃饭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
荤腥； 出行全靠两条腿……

待我稍大点时 ， 父 亲 和
母 亲 做 起 了 卖 甘 蔗 的 生 意 。
不 知 道 从 哪 批 发回来一架子
车甘蔗， 他们两个拉着车， 出
门时带着一兜干馍和一疙瘩咸
菜， 游街串乡地去卖， 晚上也
不回来。

我模模糊糊地记得 ， 有时

我想爸妈， 就哭着对爷爷奶奶
说， 闹得狠了， 爷爷会从红薯
窖里取出一根甘蔗哄我……我
上小学时 ， 父亲养起了长毛
兔。 过一段时间就给兔子剪一
次毛 ， 把积攒的毛拿去卖钱 。
条件稍微宽裕了， 过年时母亲
才舍得为自己置办一件衣服 ；
逢年过节灶火也有肉香味了 ；
我7岁那年 ， 家里买了第一辆
永久牌自行车 。 去外婆家时 ，
母亲带着我， 别提多神气了。

上世纪 90年代 中 期 ， 我
家种起了苹果园 ， 有 5亩地 。
父 母 起 早 贪 黑 ， 累死累活地
在园子里干。 卖苹果攒了一些
钱后， 父母盖起了新房， 老宅
的土坯房下雨总是漏水， 新砖
房漂亮又气派， 虽然大门楼儿
还是没钱盖， 但能住上新房已
经非常不错了。 至于衣服， 只
要过年有的穿， 平时母亲还是
舍不得买 ； 饭桌上 ， 除了过
节， 平时也能偶尔吃上一次猪
头肉。

到了2005年， 我和弟弟都
毕业了， 苹果园的收成也越来
越好， 母亲才舍得去县城买了
身儿像样的衣服 ； 吃饭方面 ，
面条是主打， 老两口夏天吃鸡
蛋蒜面， 春秋天做炸酱面， 冬
天喝糊涂面。 平时， 缺这少那
了， 骑上电动车就去乡里买。

近些年， 村儿里的好多地
都让人承包了， 父母不再种地
了 。 每年地里有租金收不说 ，
二老还交了养老金， 每月都能
领钱。 最关键的是， 家门口工
厂 、 企业多了 ， 随便找个活 ，
一人一个月就是几千块。 我和
弟弟都已成家 ， 孩子也大了 。
母亲不用操那么多心了， 也变
得爱捯饬自己了， 时不时会去
买几件衣服。 虽然就他们老两
口在老家， 但饭菜也是变着花
样儿、 讲求营养了。

这些年 ， 二老啥都吃腻
了， 啥也不稀罕了， 母亲做饭
成了发愁事。 穿戴方面， 一柜
子衣裳， 她都不知道穿哪件。

前几 年 ， 父 母 还 花 几 万
块买了辆电动小汽车 。 前段
时间 ， 母亲还笑着说 ： “我
要 是 再 年 轻 些 ， 考个驾照 ，
买辆好车， 出门还不知道开哪
辆哩……”

读蔡崇达的 《皮囊》， 就好
像默默地倾听一个人在深夜里深
情诉说。

这种诉说， 时而像缓缓的清
流 ， 带着少年顽皮而叛逆的抗
争； 时而像激越沉重的海啸， 充
满了家庭遭际的屈辱与不幸， 和
在这不幸中抱团取暖的爱的歌
吟。 而当作者开始书写那些少年
之中玩伴的生命遭际和各自不同
的人生走向与性格悲剧之时， 我
们更看到了一种直指人心的文字
力量。 那是作者对社会对人生对
友情在经历之后的沉淀， 是另一
种生命的光亮。

面对亲人在我们生命之中的
突然消失， 在无法接受的打击之
中， 我们才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们
曾经存在的意义， 甚至于他们的
生存哲学曾经如此顽固地影响了
我们命运的走向 。 就像阿太说
的， “肉体是拿来用的， 不是拿
来伺候的。” 如此坚毅到刻板的
人生信则里却有着令我们内心如
芒在背的刺痛感。 而在面对残酷
的现实之时 ， 我们又不得不承
认， 正是这样的人生信则让我们
最终没有一败涂地。

从 《残疾》 《母亲的房子》
和 《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》 中，
我们看到的是人在最残酷的现实
处境之下和现实的顽强抗争。 在
这些篇章中， 表面是父亲的身体
伤残与不幸， 实则是人性在危难
之际所展露出的最朴素的爱。 母
亲对父亲的爱， 表达在近乎偏执
的加盖房子的过程中， 似乎房子
正是让丈夫的尊严和人格得以顽
强屹立的象征。 为此， 她穷尽一
生地在与贫困做着殊死的搏斗和
不顾一切的挣扎。 而在父亲的身
上， 不想依靠别人的自尊和身体

偏瘫的现实更是一种残酷的战
争， 在台风中的攀爬与摔打， 更
像极了一则人生的寓言故事。 身
体的衰老和死亡的临近是我们任
何人都无法对抗的现实困境。 而
衰老和病患的折磨对于灵魂而言
则更甚于死亡， 这是分分秒秒都
需要面对的生命凌迟。 在病人本
身来说， 他内心的痛苦和绝望不
是我们旁观者所能完全体会和明
了的。而作为病人的亲人和子女，
我们则承受着无法言说的顾忌、
担心、 忧虑， 甚至现实的逼迫。

《阿小和阿小》 是两种人生
走向的悖逆， 我们甚至无法说哪
一种走向更是我们想要的， 但它
却又是活生生的现实 。 一个阿
小， 从小生活在奔赴繁华香港的
准备之中， 有着似乎与生俱来的
优越感， 却又无法得知优越感的
本源。 另一个阿小， 则生活在对
这种的生活的羡慕和模仿之中，
却又始终无法抵达。

抵达香港的阿小在家庭的变
故中沦落底层， 开始真切地感受
现实的粗劣； 而另一个阿小， 在
丢失了别人的梦之后， 才开始学
会寻找自己的梦。 从哲学的意义
上来说， 我们都好像生活在别人
的梦中不肯醒来， 到最后却恰好
错过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梦。

蔡崇达的文字可以说明80后
足以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。 这
些文字立足底层的土壤， 却能触
及灵魂的天顶。 它们饱含着青春
的疼痛，甚至青春的血泪，能够抵
达人性最温暖、 最柔软的那一块
地方。 用序言中评论家李敬泽老
师的话说， 皮囊是一个灯笼， 而
我们的心则是闪耀在其中的烛
火。只要我们的心是温润灵动的，
那么这盏灯笼便会亘古流传。


